
9月18日，人们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参观。 新华社 图

上万个汽油罐培养有毒跳蚤，在北京等地实施细菌战

新发现！起底侵华日军1855细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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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 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一段
长38分钟的视频证言。731部队原队员西岛鹤雄揭露了这
支部队曾利用气象数据实施细菌播撒和冻伤活体实验。

西岛鹤雄，于1938年10月加入731部队，是气象班
成员。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
列部主任金士成介绍， 气象班并非单纯的观测部门，而
是731部队进行野外人体实验的辅助机构， 其职责是通
过测量风向风速等，确保达到最佳实验效果。

所谓“雨下实验”，即飞机超低空播撒细菌。“每次野
外实验，气象班都得去。”西岛鹤雄证实，在位于黑龙江
省安达市的野外实验场，731部队的飞机降至距地仅50
米的高度，向被绑在木桩上的“马路大”（被日军抓来进
行实验的活人）播撒细菌培养液，一次实验约30人，相互
间隔约5米。 实验结束后， 他们被装入密闭卡车运回部
队，连续多日记录其发病症状与病程数据。

西岛鹤雄透露，曾有日本军医因摘掉口罩而感染致
死，印证了菌液的极高致病性。

研究认为， 这一证言与731部队原队员金子顺一
1949年的医学博士论文《关于“降雨式”撒播的基础考
察》互为佐证。该论文对细菌战攻击方式、细菌武器优缺
点和实战效果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西岛鹤雄的证言还披露了气象班参与冻伤实验的
细节。侵华日军为解决高寒地区作战需要，在零下20到
零下35摄氏度的环境中，强迫“马路大”裸露身体5至10
分钟，以观察其变化情况。

这与731部队冻伤班班长吉村寿人撰写的实验报告
相吻合。其中，有的实验是在“马路大”断食两三天以及
一昼夜不眠等条件下进行的。

据馆方介绍，这份视频是由日本学者西里扶甬子在
1997年录制的，于2019年捐赠给该馆。这一口述史料从
加害者的视角，进一步还原了731部队的犯罪链条，再次
证明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是系统性的、非人道的，是不
容置疑的历史真相。 ■据新华社

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
授西山胜夫近日向记者展示了一份他新发现的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留守名
簿》的文档扫描件。

这一留守名簿编写于二战期间的1945年2月
28日，打开名簿首页，一张《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支
部出张所一览表》映入眼帘。表的右上侧盖着清晰
的“军事极秘”印章，表内该部队本部位于北京，下
属有石门（石家庄）、济南等5个支部，天津、塘沽、
青岛等7个派出机构，以及确山、壤城两个分遣班，
各机构负责人的姓名、军衔等信息一应俱全。

日军在北京也有像731一样的细菌部队？这
到底是怎样的一支部队？ 是怎么实施细菌战的？
给华北一带的民众造成了哪些伤害？一连串问题
不断涌出，让记者开始了一场跨国寻找侵华日军
罪证的追踪。

一份1950年的报纸

经过大量史料调查记者发现， 原1855部队
队员松井宽治在1950年1月10日刊发在日本《赤
旗》报上的证言是重要的一手参考史料。经过多
方努力，记者在日本找到了这份报纸。

“我应召入伍，在满洲接受了3个月的步兵训
练后，于昭和20年（注：即1945年）被调到北京，
派入1855部队筱田队（注：第三课课长筱田统）
做卫生二等兵。这里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培
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

“北支那派遣军1855部队，由当时的华北派
遣军总司令官下村定指挥。部队长是前军医大佐
西村英二， 本部设在北京的名胜———天坛的近
旁，表面上做的是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
部门设有第一课（病理实验）、 第二课（制造菌
苗）、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

松井开头简短的证言， 让记者深感震撼。再
翻开《留守名簿》查找核实，在超过1200人的名
单中，“西村英二”“筱田统”“松井宽治”的名字都
一一在册。

这么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居然就隐藏在北
京的皇家祭天场所。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档案学会
副秘书长张斌进一步深入采访。

三口消毒锅，6支试管

从天坛公园西门进入，张斌边走边向记者介
绍，1940年2月，经日本天皇敕令，北支那防疫给

水部正式成立，代号甲第1855部队。该部队在北京
有一个本部和下属三课：第一课在协和医院，本部及
第二课在天坛神乐署及其周边， 第三课则在当时的
国立北平图书馆对面的静生生物调查所。

走进神乐署，张斌从包里拿出曾被记录在《北支
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的旧地图，边对比边讲道：
“神乐署正中央的凝禧殿、 显佑殿是本部的库房。北
侧，在民国时期是生产血清、疫苗的中央防疫处生物
制品所，被日本人占领后就直接被用于制造菌苗，他
们在这里挖了地下冷库，专门用于储存菌苗。”

张斌介绍说，日本投降后，中央防疫处的工作人
员来此接收， 在天坛院内发现了三口分别重达11吨、
12吨和13吨的超大消毒锅。1950年，工作人员又从封
存了4年多的地下冷库里发现了6支以女人名字命名
的试管。“后经专家对试管内残留的菌种进行培养，发
现其中的5管仍具有强毒性，均为鼠疫杆菌。”张斌说。

两份民国档案

松井在其证言中还说道：“我听尾崎技师说，
1942年，有一次曾通宵生产大量跳蚤，运到外面去；
同时，据说曾举行过对空实验，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虽然1942年实施细菌实验的具体地点不得而
知，但记者在《留守名簿》上找到了这个陆军技师的
名字———尾崎繁夫。

除了释放大量有毒跳蚤，有资料表明，1855部队
还于1943年在北京实施过霍乱实验。

张斌告诉记者，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
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
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区内的玉清观、
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
都发现了大批霍乱患者。”

另据北京档案馆馆藏的《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防
疫课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1943年）》中，一份《（民国）
三十二年六至十月患者路倒死亡者消毒工作统计表》
显示：当年6月和7月，北京只有3例霍乱感染病例，无
死亡报告；8月，霍乱病例集中暴发；截至10月底，发现
霍乱“患者264例，死亡1780例，路倒92例”。

张斌表示， 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审判时发
现，侵华日军通过1855部队在山东、山西的支部、派
出机构等还在山东和山西实施过霍乱等细菌战。

“日本在战争期间实施的细菌战是不可否认的
史实。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挖掘，敦促政府公开更多信
息，也希望通知更多曾经在册的人员或家属，加入我
们的研究队伍，早日揭开日本细菌部队全貌。”西山
说。 ■据新华社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
筱田统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
晚， 通宵达旦。”“在后院里挖了个大坑， 把跳蚤全扔进
去，然后浇上汽油全烧了。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
都被烧毁了。一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罐被卡车运走。”

———原1855部队队员松井宽治在证言中披露

撤走1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罐“日本细菌战
研究专家、滋贺医
科大学名誉教授
西山胜夫近日向
记者展示了一份
他新发现的《北支
那防疫给水部甲
第一八五五部队
留守名簿》的文档
扫描件。这是资料
封皮。

受访者 供图

731部队飞机超低空向被绑在木桩上
的“马路大”播撒细菌培养液……

38分钟视频证言
揭露残忍活体实验


